
突如其來變小是漢賽爾意想不到的。 
 
一早起來，扭扭身子。迷迷糊糊下床時摔得厲害;床什麼時候變那麼高了?向來不過自己腰下。 
 
他站起身，現在的床少說也是自己的胸前。疑惑地看向一旁的鏡子，他倒明白了。 
 
不是床高了，是自己矮了。鏡裡的自己變回了5歲幼童，他的聲音也變得奶聲奶氣。身上的衣

服顯然不合身，他勉勉強強讓衣服掛在身上，翻箱倒櫃地找出了當年穿過的衣服。「小翼，小

翼！」以往好爬的梯子，現在自己是爬不上去了，匆忙喊著自己室友，他在思考要怎麼處理。 
 
找媽媽恢復原樣是最好選擇，但是也得找個人幫忙顧著自己，身體變小從來都是危險的。畢竟

不確認會不會對魔力構成影響，轉個頭若是以為太多魔力而讓自己冰起來可不是好事。 
 
但自己的好朋友顯然不是這麼想。 
 
「哇、哇！」爬下梯子，小翼看著那個幼小的模樣顯然是心動的。忍住往臉蛋咬兩口的衝動，她

半跪下來，小心翼翼確認這的確是漢賽爾。 
 
儘管翼是個個性溫和沉靜的女孩子，但在可愛的小傢伙目前還是有捏臉頰的衝動的。她的「確

認」顯然帶著捏臉頰的衝動，距離臉蛋也就剩兩厘米。 
 
「…想捏的話可以捏啦。」 
「…唔！」 
 
眼看自己所想已經露餡，翼還是本著淑女的矜持縮起了手。「現在要怎麼辦？找愛麗絲阿姨還

是葛麗特…?塔的科技有用嗎？」她迅速拉開了話題「愛麗絲阿姨好像還在旅行吧，葛麗特會

幫忙嗎？」 
 
「額，我也覺得她不會……潘多拉，撥給媽媽。」 
 
比起在塔乾等不如撥通電話，但顯然我們偉大的物質之主，在幫兒子恢復身體與否的選擇上

被私心壓過了理性。 
 
如此一句「媽媽過兩天再幫你恢復，這兩天你就這樣好不好，明天我和你爸爸回家，你能這樣

陪我們一會嗎？」倒讓漢賽爾心態有點崩潰，那句「媽我已經兩百多歲了」還是咽回了喉嚨。 
 
他就納悶了，他小時候的模樣，也就是現在的姿態就那麼可愛嗎？於是他再往鏡子看看。 
 
他突然覺得自己臉蛋還真的是挺可愛的。 
 
「要不要先去護那邊待著？」估計現在也沒辦法按原定行程旅行去，那還不如去做點什麼，最

少小翼不太樂意在圖書館浪費太多時間。 
 
何況她也不認為只有自己的話能應對這種突發情況。 
 
「我才不要唉，他們絕對會笑我！」 
「聽起來不錯玩，走吧小翼。」 
 



漢賽爾總是會忘記，傳送與否、傳送到哪裡，向來都不是他決定的。那位人工智能在眨眼就把

漢賽爾和小翼送往了護界，等漢賽爾大叫起來，人就在朋友家門口了。「去阿，打招呼啊？」潘

多拉在手機裡叫著，等著看一場好戲。 
 
被小翼抱著，跟朋友解釋清楚他的確是漢賽爾又花了些時間。又是一陣調侃後他待在了滌家，

至於為什麼，不過是因為這裡他在幼時來得多而已。而滌也不會捏自己臉蛋，不會對自己臉蛋

虎視眈眈，他還是比較自在的。總好過在「圖書館」對著那個對自己小臉虎視眈眈的翼，於是就

這麼定下了。 
 
就像小時候那樣，在滌家過夜。 
 
顯現滌不習慣突然變小的漢賽爾，在小不點在屋子裡搞東搞西的時候難得對他擺了臭臉。但

漢賽爾就像完全沒發現一樣，又真的像變回孩子一樣伸手就要抱；附近有滌在跑去要抱；拿到

高處的物品，我好棒棒，要抱；就是想要糖果也得要抱撒個嬌。他就是撒嬌得肆無忌憚，仗著

自己變成幼崽了，有恃無恐地、厚顏無恥地想要被抱著而已。 
 
方才對著翼該該叫，不準朋友捏臉。現在倒是承認自己是崽，光明正大地撒嬌了，至於為什麼

，漢賽爾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想要抱。 
 
幼崽總是想要大人的擁抱，腦袋總需要大人的體溫和包覆感來產生安全感，在他心目中滌是

大哥哥，要個抱撒個嬌很正常；這是他自以為的答案。至於真正的答案，要等他想到就再等好

一陣子吧。 
 
所以整個下午他幾乎是膩在滌身邊的，像無尾熊一樣巴著不放手，花了整個下午他總算發現

滌的表情會以前不一樣。「你怎麼了嗎？」這才開始思考是不是自己太煩人，眼角有些低垂。 
 
漢賽爾可不希望被討厭。 
 
他手總算是離了滌身上，近乎是縮進了有點過大的外套。簡直是把慌亂打在臉上，他帶著緊張

看向了滌。明明平常都是這麼做，或許是今天太過頻繁吧；最後胡思亂想還是由當事人打斷，

「我討厭小孩子。」 
 
「那，還可以抱抱嗎？」聽到那句時他更是驚慌，現在自己就是小孩子。往日幼時，他不在乎這

件事。畢竟那時候他只認知到自己要「報仇」，但現在倒不同了，他完全不想被討厭，在朋友的

前提下，他實在不想被遠離。 
 
「一直都可以。」哦，那就好。 
 
漢賽爾又掛到了滌身上，其他的他不太在乎了。可以抱抱，也就是沒被真正討厭的意思。他笑

笑的繼續當無尾熊，滌也拿他沒辦法，還好今天沒什麼事。 
 
漢賽爾其實也不太明白，為什麼自己掛著掛著咬起了人，還跟滌滾到床上去。像是小朋友的扭

打，但動作要輕柔不少。剛開始始乎是滌輕咬了一口，他咬了回去，一個泛紅的牙印就落在滌

的皮膚上，隨後得意洋洋地看向滌，像個做了蠢事又沾沾自喜的孩子。 
 



隨後冷不防被滌把頭埋到小手臂上。「唉！」鬼吼鬼叫，小傢伙顯然沒考量自己的嘴巴咬人多

疼，但自己被吸一口就不服了、手臂留了痕跡，帶來一點點疼痛就開始大叫。毫不猶豫，他又

抓起了滌的手臂咬。 
 
兩隻小手板，盡力地抓住滌的手臂。但這顯然沒什麼影響，但那牙齒落下的一下倒是真的疼。

「喂。」漢賽爾其實聽得見滌的聲音，力度放輕了些許。但顯然他沒打算鬆口，眼神帶著得意。 
 
只要自己這樣掛著就不會被吸手臂，我聰明吧？ 
 
但他忘記了自己現在的身體，滌要整隻抱起來嚇他一跳也再簡單不過。隨後他就被單手托著

屁股提起來，在驚慌中漢賽爾直接鬆口，倒又給了滌機會。在把小傢伙放下後又抓住機會吸了

一口。 
 
這直接把漢賽爾圓滾滾的小臉氣多兩個圓。 
 
彼此不服，互相傷害居然持續到漢賽爾眼皮下沉。孩子的體力總是比成年人弱，瘋一會就累倒

，他是咬著滌的手臂睡著的，隨著睡意突襲他直接就鬆了口，一頭往後面撞。見狀滌是把這小

傢伙攬了過來，包好被子，看他打呼睡覺。 
 
「你知道嗎？你死定了。」在手機裡托著頭看著、聽著一頓啃咬，最聰明的AI在漢賽爾睡後終於

發話。 
 
「？」 
 
見滌不明白，她也懶得再解釋。而是準備好航拍機——估計，明天崎來抱孩子回去時，表情大

概十分精彩吧。 


